
          雲中白鶴邴原---老師讀通鑑之一 

 

    邴原是誰？邴原是與管寧齊名的人物。管寧總聽說過吧! 錢賓四先生就常說：

三國人物，管寧第一。有點意外吧! 三國人物排名第一的，應該是諸葛亮，或者是

曹操、劉備這類英雄豪傑之士，怎會是名氣不大的管寧呢？其實，對管寧的推崇，

錢賓四之前即已有之。明末大儒王夫之在《讀通鑑論》中就表示，天下不可一日廢

的是道，君子不可一日無的是學；從這個觀點來說，漢末三國的天下，不是劉備、

孫權、曹操所能維持，也不是諸葛亮、荀彧所能維持，這個天下是靠管寧來維持的。

我們可以說，歷來把管寧的地位置於他人之上，也是有其看法和道理。再者，若說

管寧在這個時代排名第一，與他齊名的邴原，也就不是無足輕重的等閒之輩了。 

    《通鑑》卷六十，漢獻帝初平二年（西元一九一年），記有管寧與邴原的事情，

玆錄於下： 

    公孫度威行海外，中國人士避亂者多歸之，北海管寧、邴原、王烈皆往依焉。

寧少時與華歆為友，嘗與歆共鋤菜，見地有金，寧揮鋤不顧，與瓦石無異，歆

捉而擲之，人以是知其優劣。邴原遠行遊學，八九年而歸，師友以原不飲酒，

會米肉送之；原曰：「本能飲酒，但以荒思廢業，故斷之耳。今當遠別，可一飲

燕。」於是共坐飲酒，終日不醉。寧、原俱以操尚稱，度虛館以候之。寧即見

度，乃廬於山谷，時避難者多居郡南，而寧獨居北，示無還志，後漸來從之，

旬月而成邑。寧每見度，語唯經典，不及世政；還山，專講詩、書，習俎豆，

非學者無由見也。由是度安其賢，民化其德。邴原性剛直，清議以格物，度以

下心不安之。寧謂原曰：「潛龍以不見成德。言非其時，皆招禍之道也。」密遣

原逃歸，度聞之，亦不復追也。 

這段文字中提到華歆、管寧、邴原三人，讓我們想起當時有一種說法，華歆是

龍頭，邴原是龍腹，管寧是龍尾，好像三人雖然齊名，仍有高下之別。這個說法見

於《三國志、華歆傳》裴松之注所引《魏略》的記載，裴松之本人對這個說法很不

認同，他在這段記載之後加上一條按語：「臣松之以為邴根矩之徽猶懿望，不必有愧

華公，管幼安含德高蹈，又恐弗當為尾。《魏略》此言，未可以定其先後也。」胡三

省在《通鑑》卷六十七，華歆把牆壁打開，將伏皇后牽出的記載之後，寫下一條按

語：「華子魚有名稱於時，與邴原、管寧號三人為一龍，歆於龍頭，原為龍腹，寧為

龍尾。歆所為乃爾；邴原亦為操爵所糜；高尚其事，獨管寧耳。當時頭尾之論，蓋

以名位言也。嗚呼! 」意思是當時龍頭、龍腹、龍尾之說，是依三人官職的高下，

沒有意義。 

回到邴原，在《通鑑》中還有一個地方提到他，卷六十五，建安十三年，曹操

幼子死，很哀傷，想要和邴原已死的女兒合葬，為邴原所拒。可知在《通鑑》中關

於邴原的事跡不多，似乎沒什麼好談。沒錯，確是如此；不過，這不表示邴原的事

情僅限於此，不足一談。我們可以在別的地方看到關於邴原的資料，《三國志》本文

中仍屬有限，但在裴松之的注中卻能看到豐富的記載，就是〈邴原別傳〉這篇約有

一千七百字的長文，足可一談。那就讓我們從這篇長文中歸納出六個重點，來看看



邴原這位人物和他生活的時代。 

邴原十一歲時，父親去世，家裡很窮，念不起書，走過附近的「書社」，看到一

些孩童在念書，就哭了。書社的老師問他，「小朋友，什麼事讓你難過啊？」邴原回

答說：「我想讀書，我也知道讀書需要父兄的支助，我沒有父兄，也就失去了讀書的

資格，想到這裡非常難過，就流下淚來。」老師說道：「如果你真的想讀書，就來這

裡上課，我不收你的學費。」於是，一個冬天，他讀完《孝經》、《論語》。在一些小

朋友之中，邴原顯得很有樣子。在這段記載中，我們看到的不只是邴原從小就有的

上進心，還看到了漢末社會文化的一個剪影；有條件的孩童都在上學讀書，有愛心

的老師還幫助有志的少年讀書上進。我們不要忘了，漢末是政治極為汙亂的時代，

但在民間的某一個層面，像是教育文化方面，仍然是正常運作，而且繼續發展。 

年長之後，游學四方，遍訪名師，結交益友。他沒有高車駟馬，他是負笈徒步

而行；他沒有足夠的盤纏，他過著最為艱苦的日子。在這一段時間裡，他師事交往

的人物，像是陳寔、范滂、盧植等，均為一時俊彥。到了結束求學階段的日子，也

是辭別師友的時候，他必然是既興奮又不舍，怎能不開懷暢飲呢？我們讀這一段記

述，除了欽佩邴原不畏艱困，一心向學的卓絕精神外，也不妨想想邴原所學的內容

應該是些什麼。我們過去的知識可能會說，漢末的經學主要是經書的章句訓詁，需

要記誦十分煩冗的各種解釋說明。我們想，邴原這樣的人，肯會下這種笨工夫嗎？

當然不會。我們相信，邴原非常用功，他讀書是為了究明書中的道理，而不只是記

誦書上的文字而已。 

他像漢代讀書人一樣，應召出仕，任職於孔融手下。孔融，就是那位讓梨的弟

弟，也是漢末名望最高的人物之一。孔融對一位下屬非常欣賞，贊口不絕，後來不

喜歡了，就要殺了他。其他的人紛紛替他求情，這個人也嚇壞了，不停叩頭，地上

都是血，孔融還是沒有饒恕的意思。邴原也在場，一語不發，孔融覺得有點奇怪，

就問邴原，大家都為他求情，你為什麼不說話。邴原說，過去你對他很好，又要薦

舉他，又說像是你兒子，今天你卻說要殺他。你對他好的時候說他是兒子，對他壞

的時候就要殺他。我不懂你為什麼喜歡他，又為什麼厭惡他。孔融說，這個人出身

貧微，是我提拔他，今天他辜負了我。他還不錯，我提拔他，他辜負我，我就殺他，

這就是統治的道理。過去應仲遠當泰山太守，薦舉一個孝廉，不到一個月就把他殺

了。地方長官對屬下時好時壞是常有的事。邴原說，應仲遠舉人孝廉，又將他殺了，

對嗎？孝廉是國家的人才，若你的薦舉是對的，那麼你殺他就不對；若你殺他是對

的，那你的薦舉就不對了。應仲遠明明做錯了，你為什麼要學他呢。孔融聽了大笑，

說我是開玩笑的。邴原板起臉說，有修養的君子，講話十分謹慎，舉止也要得體，

怎麼可以把想殺人當做開玩笑的事，隨便說說？孔融沒話可以回答。從這一段敘述

中，可以感到邴原應付事情不無謀略，更可以看到他思考的敏銳，言辭的機鋒，就

是聰明如孔融也難以招架。其實，這一段中最突顯的人物是孔融，讓我們看到一位

名望極高，實際能力卻甚平庸的人物。相比之下，邴原非但不見遜色，恐怕還要高

明些呢! 

漢末政治極為敗壞，大亂即將爆發，有識者為求保命惟有遠走他鄉。邴原也不



例外，他帶了全家到了鬱洲山中。還是孔融惜才，也是為民請命，要邴原出山，寫

了一封很懇切，也極優美的信給他，他就來到遼東。有一次，邴原在路上拾到錢，

隨手把錢繫在樹枝上，這錢非但沒人取走，而且越來越多，邴原覺得奇怪，別人告

訴他，這是神樹。他感到一個不經意的小動作，造成地方上的迷信，非常不好，他

就加以說明，並把錢收聚起來，供作社祭之用。這個故事可以看到像是遼東這樣的

邊緣地區，迷信的風氣相當濃重，邴原來到此地，努力將它破除，儒家學說中的一

些人生道理也就逐漸為人們所接納。他的作為與漢代循吏在地方上化民成俗的貢

獻，可以說是並無二致。 

邴原是一個剛直的人，不大能見容於公孫度及其手下，他聽從管寧的建議逃回

中原。回到中原，授徒講學，來到他門下的多屬英偉之士；與鄭玄講學，註解典籍，

聚集一批儒雅之士，很不一樣。但兩者同樣有名，人們說，青州有邴、鄭之學。有

一次，曹操討伐匈奴，回到中原，路經此地，地方上稍有名聲的人物無不前來。最

令曹操高興的是邴原也來了，但他看到軍中士大夫前去拜望邴原的，就有數百人之

多，極為驚訝。他問荀彧是怎麼會事，荀彧說，邴原是一世異人，是讀書人之中最

為精萃的人物，建議曹操要盡量以禮相待，曹操對邴原也就極為敬重。我們在這一

段記載中，一來看到邴原之學與鄭玄之學很不一樣，各有特色；二來看到曹操雖然

久聞邴原之名，卻沒想到他的名望居然如此之高，相對而言，荀彧就完全可以了解。

可知在當時士大夫的心中，典籍學識上的博洽，以及立身處世上的高卓，都是為人

們所敬重的學問。 

邴原受到曹操的重用，請他輔佐太子曹丕。有一次，太子大會賓客，在一百多

人的宴會中，太子提出一個話題，要大家發言。題目是，國君和父親都病重，家裡

只有一丸藥，只能救一人，應當救國君，還是父親？許多人紛紛講話，七嘴八舌，

好不熱鬧。邴原在坐，一語不發，曹丕特地問他，他很不高興地說，父親 !曹丕只

有閉口不說了。〈邴原別傳〉就在這裡結束。我們在讀這個故事時，不妨想想邴原心

裡想些什麼，他一定覺得，父子是天生的，君臣是後天的，當然是父子優先於君臣，

這個問題不值得討論。而曹丕君臣上下談得如此熱鬧，無寧是怪事一件，尤其是曹

丕，提出這樣的問題，足見格調不高，見識有限，決非一位可以大有作為的傑出人

物。 

邴原的名字只一見於《世說新語》，〈賞譽〉篇記曰：「公孫度目邴原：『所謂雲

中白鶴，非燕雀之網所能罷也。』」是指邴原逃離遼東，公孫度知悉後，並未設法將

他追回時所說的一句話。〈邴原別傳〉亦有之，文字稍異。 

您讀到這裡，心中一定納悶，我們不是讀通鑑嗎？怎麼儘在讀三國志的裴松之

注？是不是弄錯了？沒有錯，我們是籍讀通鑑之名來讀三國志裴注。因為：一，讀

通鑑的時候不能只讀通鑑，至少應該讀點正史，您看王夫之的《讀通鑑論》中，即

有不少通鑑以外的歷史知識。過去老師教學生讀通鑑，都要學生與正史對讀，今天

我們讀通鑑也應該如此。二，讀通鑑可以說是進入古代世界的津筏。古代世界豐富

多采，我們不應該只站在門口，翹首觀望而已。我們應該走進去，去仔細瞧瞧宗廟

之美，百官之富。所以，遇到覺得有意思的地方，就應該把正史或其他史書拿來，



找到相關章節，享受一下讀史的樂趣，這樣做往往會遇到十分精彩的記述，得到意

想不到的收獲。通鑑中關於邴原的記載十分簡略，我們不滿意，去讀三國志，讀到

裴松之的注，看到內容如此豐富精彩的一篇文章，讓我們不只對邴原本人有了更多

的了解，還可以對漢末三國的時代有了鮮明的認識，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所以，

我們千萬不要把自已的閱讀只限在《資治通鑑》一部書中，藉讀通鑑讀更多的書，

更能得到讀通鑑的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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